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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苏州乡村女性的兼业

陈艳君

(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41;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对在民国时期江南乡村女性兼业中具有典型性的苏州轿妇进行考察

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在近代江南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中，苏州乡村女性在田间劳作之余的兼业范围有较大的改

变，她们从事各种零碎的兼业，虽然收入微薄，却是家庭生计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支柱，然而，她们的家庭贡献与

家庭地位是极不对等的。民国时期的苏州轿妇既是苏州风土志中的一个奇迹，也是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占相当

地位且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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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近代江南乡村女性的职业和生活情

况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①，而民国时期苏州

乡村女性的兼业，尤其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苏州轿

妇，还没有充分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本文在广
泛收集留存的贫乏史料基础上，以近代江南社会转

型为研究视角，从民国苏州乡村女性的兼业背景、
兼业类型和特点及在家庭生计中的重要意义等方

面考察民国苏州乡村女性的生活图景。
一、近代社会转型与苏州乡村女性兼业的

变化

中国传统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导致小农占有耕

地的缺乏和普遍贫困化，小农生产的特性和贫困化

压力迫使农民必须寻求副业才能维持生存，兼营各

类副业成为他们谋生的天然出路，几乎所有的小农

户家庭都紧紧抓住兼业这一谋生手段，进行一些

“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的具禀赋优势行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这种兼业既可以在农户

住所中，也可以外出兼职，或者是从事小商小贩等。
农户的兼业几乎伴随小农经济存在的始终，与社会

经济生活的转型和发展相互影响。
在近代以前，江南乡村女性的兼业主要是从

事丝棉纺织业，杭嘉湖宁绍以及苏锡乡村地区以丝

织业为主，苏松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很明显，这
种职业分工“是与地区经济作物类型相联系
的。”［2］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
口岸，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冲击和近代中国社会

的大变革中，江南地区首当其冲，近代化因素不断

被引入江南社会，近代工业和交通的兴起，社会生

活的变化，使江南社会转型日益深入，对乡村女性

的兼业既形成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
首先，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和江南近代

工业化的进程，冲击了乡村家庭手工业，改变了

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生存环境。由于产品价格、质
量等竞争不过机制品，传统家庭手工业遭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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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尤其是纺纱业及手工缫丝业衰落较为明显，

逐渐被排挤出市场，被机制品所代替。织布业亦
发展艰难，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作为江南乡村女

性传统兼业重要内容的丝棉纺织业，“洋布、洋
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3］。
“家家都把布机、纺车停止起来，藏到灰尘堆里去
了”，所以，大部分女子“都抛下梭子，去做‘男人
家’的事，即作长工，当‘脚色’，而男人们的劳力
反而渐感多余无用起来。”［4］尤其是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向中国倾销过剩的

工农业产品，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而

江南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较之国内其他地区更为

密切。此外，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动荡，江南乡村
经济日趋萧条，农民收入不断减少，入不敷出，农

村经济日益破产。而苛捐杂税繁重，各种支出又
增多，农民负担加重，在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压力

下，苏州乡村女性也不得不为家庭生计奔波劳

作。作为小农家庭重要的辅助性谋生手段，乡村
女性的兼业必然出现此消彼长的发展。

其次，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既给乡村女性兼

业带来了复杂冲击，同时，近代社会转型也为苏

州乡村女性兼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代化
带来了交通和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随着更方
便的新式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轮船的通达，

江南城镇的外来旅游者越来越多。苏州具有明
显的区位、交通优势。苏州北依长江，西抱太湖，

依江濒湖，河网如织，四通八达，又有大运河之

便，地理位置优越。加之《马关条约》签订后，苏
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及作为上海的外围地区，

深受上海核心区的辐射，加快了社会近代转型的

进程。苏州历史悠久，名胜古迹颇多。“盖苏垣
筑自吴王阖闾，阅时千百载，城郭依旧，然丘陵犹

昔。湖山之胜，风物之美，既甲于吴，亦轶于浙。

用是每逢春秋佳日，山塘七里，游人如织; 而四方

人士之来游天平、穹窿、灵岩诸胜者，寻幽探奇，

踵趾相接”［5］。民国时期的苏州，开始把旅游业
“作为当地发展的一条主导性道路，吸引了很多
城乡冶游者们的目光。”［6］旅游业在客观上为广
大苏州乡村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家庭外的就业机

会，她们兼业与获取收入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民

国时期“在他处所不易经见”的甚至被视为奇风
异俗的苏州轿妇，便是苏州天平山下附近乡村女

性兼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苏州轿妇的肩扛生活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去苏州天平山旅游的好

时节，游人“终日不断于送”。天平山在苏州西南
方向，从阊门雇船到枫桥乡登岸，再有六七里路

程即可抵达，但由于这段路程车马不能通行，需

要走路，或者乘坐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椅
轿。因此，游人都会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

有很多女轿夫。每每船还没有到天平山脚下，在
路边等着的轿妇就会跟着船在岸上跑着说价钱。

她们一看见船在石桥边靠岸，就飞快跑向岸边，

用吴侬口音抢着说: “轿子要吧? 坐轿子上山去
吧!”［7］如果有不坐者，她们必定尾随其后，喋喋
不休，并告客曰: “奴呒不男人。苦恼。坐子去
罢……”［8］她们轻巧而熟练地扛着椅轿，在沿途
不停地向上山的游客争揽生意。

那些特殊的轿子其实只是用一张竹椅子装

上两根竹杆，周围并没有围障，加上乘客的重量，

都在一二百斤之间。都说“苏州女儿嫩如水”，而
苏州天平山附近的那些轿妇，她们大多从十五六

岁的时候便开始练习抬轿子，起初开始抬轿子的

年轻女子，一般多选择比较瘦小的女乘客，或是

小孩子，等到慢慢地有了经验，体力也增加了，她

们一天便可以多抬几趟，也不再挑选游客，只要

是肯出钱的，她们都争相接揽。她们的皮肤都粗
糙枯黄，腿和手臂都很壮硕，衬托着宽阔的肩膀

和臀部，已经丝毫没有了人们想像中的苏州女人

的柔弱风度。

如果价钱说好了，客人坐上去，她们抬着轿

子就走，如果客人太重，便由三个女人轮换着抬。

她们抬轿的本领非常不错，即使肩头负荷着上百

斤的重担，上山下山，在曲折的山路上亦如履平

地。1934 年 8 月 11 日《申报》上的一篇游记生动
地描绘了苏州天平山下轿妇抬轿时的情景: 上山

的时候一共雇了 4 顶轿子。抬轿的人中女子占
了 6 个，“伊们是一样的壮健，……其余的二位男
子汉，却是一对烟霞城中的俘虏。憔悴，瘦弱，猥
缩”。由他们的言谈和称呼中得知，两个烟鬼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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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其中两个少妇的丈夫。翻过两个山头，走了
大概十多里路，“一对烟鬼，当然是全不中用，累
得要命。可是 6 个妇女，却始终健步如飞。但大
汗也已似潮水一般从额上滚到嘴边，湿透了颈

背，渗入了衣裤，全身如洗了个澡，热气蓬勃地发

散着。伊们立刻把外衣脱去，只留着一件短小的
衬衫，丰满的乳峰，抖抖地似乎要跳出衬衫外面

来了……”［7］这是一种艰苦的体力劳动，她们往
往以停下让乘客看风景为借口休息一会。1946

年 5 月 23 日《申报》上的一篇游记便记载了游客
的体会: 久闻苏州轿妇抬起轿子来健步如飞，而

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却并不尽然，“我注意到前面
的那一个，尽是把轿杆在肩膀上移动着。她将轿
杆斜放在两肩上面( 或者不如说她扭转了肩膀承

着那坚硬的轿杆) ，所以老是有点歪来歪去”，她
们抬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停下了。问她们为什么
停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看景致呀”，我听见
別人的轿夫也是这么被她们放下来了。于是我
们茫然地看了一会景致，然后又坐上轿去［8］。

由于春秋两季正是农闲时期，轿妇们抬山轿

可以挣得一笔不错的收入。尤其是每到星期日，

城里的人出外休闲旅游，便是轿妇挣钱的大好机

会。力量大的轿妇一天可以抬三四趟，力气最弱
的一天也可以抬两趟。最初要价仅一元半元而
已，然而“迨至半山，则又索点心钱。及归，再索
不已。客悯其苦。慨然与之”［9］。但因为常年战
乱、灾荒等导致经济萧条，大部分游客都不大肯
坐轿，往往一整天没挣到钱的轿妇也很多，她们

空等乘客的焦虑，自然也都是可以想得到的。
《申报》上曾记载了 1946 年苏州轿妇的收入: 由
于“抗战以来当推今年的游客为最盛”，她们平均
每天约有 15000 至 16000 元收入，如果雨水不多，

天气好，“就能扯到两三万了”［10］。

三、家庭贡献与家庭地位的不对等
苏州天平山轿妇的本职工作是耕田，是像别

的地方的男子那样下田工作。“在那田间，有点
点的青布头巾一起一伏，这是农妇在播种，一撮

撮的豆或是一撮撮的麦，从她们手中点入土中，

埋伏着未来的萌芽，而为人类的养料所仰

给。”［11］即使下雨了，雨水打湿了她们的衣服和

身体，她们也依然继续在雨中劳作。秋收打稻的
工作，也全是由妇女完成。但是天平山附近多
山，土地生产力薄弱，游人多的春秋二季，抬山

轿，就逐渐成了她们的一个兼业。虽然辛苦，至
少终有几毛钱可挣。

除了抬山轿的兼业外，苏州轿妇还有一些零

碎的兼业，例如纺织、刺绣、砍柴和织草鞋等等，

有的就在山脚下摆一个小摊，货品有她们用树枝

砍成的手杖、水果、糕饼、汽水和香烟，这是“她们
倾销自己的土产，招揽顾客的必需品”［12］。刺绣
的兼业，是她们世传的技艺。上海畅销的顾绣，

实际上全是出自她们之手。顾绣庄派跑街下乡，

把工作交给她们，再约定时间来取。但是工资很
低，一天只有二三百钱。所以天平山的游客会见
到那些等活的轿妇，她们身旁都架放着绣花的绷

子，没有游客或者价钱谈不好，她们就坐在那里

刺绣，可谓粗活细活样样拿手。她们唯一的目
的，“便是用劳力换取‘老爷’‘太太’‘先生’‘小
姐’荷包里的金钱以补生活之不足”［13］。

那么，天平山附近的男人们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除了种些山田之外，以打猎为副业，……他
们把打猎换回的金钱，“除了捐外，便在‘太白遗
风’的小酒店里消磨整年的傍晚，晚上呢? 给卅
二张骨牌迷住了心”［12］。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
出去工作，很多人都有烟癮、嗜好红丸，要么就是
泡在茶馆里。他们能找到的工作就是为人开山
搬石头，而开山搬石头的男人，更是没有一个不

吃鸦片或吞红丸的，他们的工资是三天一元钱，

可是一元钱只够他们在鸦片或吞红丸方面消费

两天。因此，“不仅他们衣食住的费用，要逼迨着
妻子们做牛做马来供给，便是他们的鸦片烟，也

要熬煎着妻子们的血汗来吞吸”。而在苏州的这
些旅游名山附近的村落中，营业特別兴旺的便是

酒馆、茶馆以及烟馆等场所。“年青的汉子们，尽
有整天的盘桓在内的。高兴时，还可畅快地赌一
阵子。这么着消耗掉的金钱，却都不是用自己的
血汗去换来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向出卖
着劳力的妻子们，所压榨得来的。自然，家中的
开门七件事，不用说得，是完全由妻子们维持

着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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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轿妇的劳动对家庭生计的维持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然而她们在家中的权利与此却是极

不相称的。她们的丈夫“毫无羞愧地从勤苦的女
人手中不劳而得来钱，养活自己，而更令人发指

的是，他们一点不知俭省，一味纵任着自己的劣

性情，吃喝呀，嫖赌呀，任所欲为，假使赌输了，或

受了外边的气，回家还找寻老婆出出怨，不是打

就是骂，做女人的，总是忍受，除了自叹命苦之

外，是不加以些微反抗。她们虽是粗糙女子，但
因为出身良家，对于服从丈夫的传统观念，不敢

也绝没有存心去破坏它”［14］。

四、经济地位与家庭地位
外界的变化对近代苏州乡村女性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她们并没有
自怨自艾，也没有将商品经济的浪潮拒于千里

之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传统农业以外拓展新

的就业渠道。苏州轿妇兼业的发展是近代社会
转型引发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她们的

兼业具有多样性、重要性的特点。她们对家庭
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保障了家庭的基本生计

需要。都说苏州人是享乐的，苏州女人是娇生
惯养的，可苏州天平山附近的乡村女性几乎比

任何地方都劳苦，为了养家，她们总是不停息地

出卖着自己的劳动，贴补一年的家用，难有片刻

清闲。

近代社会转型对妇女地位的变迁具有不容

忽视的影响，妇女就业“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大
的社会变革之一”［15］，为妇女地位的变迁提供了
一定的经济基础。苏州轿妇无疑应该享有平等
权，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由形式上瞧来，这种
出卖劳力而维持丈夫吃喝的妻子，不啻是丈夫们

的奴隶”，但是事实上呢，“丈夫们由妻子们供应
着吃喝，那分明妻子们，应处于主人的地位。但
是相互着的主子奴才，却大家能相安无事，而且

能颇有历史的维持着这么个制度，这真不能不说

是苏州风土志中的一个奇迹。”［13］

这种畸形的家庭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影响下，我国传统法律

没有赋予女性财产继承权，宋元明清时期，女儿

在分家制度中的权利也仅限于“在成长时受抚养

和出嫁时得到一份嫁妆”［16］，确切说是赐予，而
不是女性的法定权利。“非其父母特别给予，不
许在遗产上主张任何权利”［17］。在婚姻家庭中，

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父为女纲、夫为妻
纲、子为母纲对应的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
从子。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下，出于反封建的
需要，提倡遗嘱自由，但是男女继承权仍然不平

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推动妇女界不断进行争
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法律权利的斗争。1926 年，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
议案》明确规定了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后，也积极贯彻这一主张。但只是部分
承认了女子的继承权，仍然排斥已婚妇女的财产

继承权，以财产论“应指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一
继承权”［18］。至 1930 年，才正式确认女子的继承
权，规定配偶与子女一样有继承权，同时也承认

“女子对个人财产有完全处分权”［19］。尽管民国
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女子的继承权，但在现

实生活中女性财产继承权并没有获得良好的

保障。

尽管近代乡村女性通过各种兼业途径，获得

一定的经济收入，甚至整个家庭生活依赖她们的

收入贴补才得以维系。但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

土地才是家庭的主要财产，而土地是按照男系原

则传递的，由于女性没有土地的继承权，经济地

位也就没有保障。因此在家庭地位方面，没有土
地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丈夫相提并论。

她们“一方面是生育孩子，一方面是担任烹饪针
线等家里的杂务”，此外，“还要下田，( 负责) 晒谷
子，喂猪等较轻的农作”［20］。儒家传统伦理道德
要求她们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只

是孝女、贤妻、良母以及顺妇，甚至是成为节妇。

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是和传统父权制家

庭结构下的经济地位相统一的，所以在当时的社

会历史环境中，乡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仍然是

相当困难的。苏州乡村女性竭力适应近代社会
转型的冲击，为家庭生计艰难而坚韧地奔波劳

作，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破除封建旧习，提升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依然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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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主要成果有: 小田《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近代变

动》，《历史档案》，2001 年第 3 期; 小田《论近代性江

南村落女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

刊》，2002 年第 1 期; 王庆国《以竹枝词为视角看近世

以来江南乡村妇女生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

报》，2013 年第 3 期; 小田《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

间》，《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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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lines of Ｒural Females of Suzhou in Modern China
CHEN Yanjun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41，China;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the article carries on a gener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fe-
male bearers in Suzhou，which is typical as a sideline of rural females in the Suzhou Delta during the period of
Ｒepublica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rural females in this area have a wide range of
sidelines． They engaged in various poorly paid sidelines． Although the income is low，they are the major pil-
lar of their family livelihood． However，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amily status are out of pro-
portion． Female bearers in Su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Ｒepublican China are not only a miracle in Suzhou’s
custom，but also a problem worth concerning in the history of women’s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females; sidelines; the period of Ｒepublican China; female bearers in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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